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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大学美术馆的知识生产与公共教育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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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由于资源积累的不足和地域的制约,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在飞速发展中存在着诸多局限。 本文从美

术馆的知识产生机制出发,研究认为,为了克服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典藏精品的不足,其附设美术馆首先应明确

自身作为一个知识生产主体的定位,而大学的知识生产,一方面是围绕着公共教育的核心———美育来展开,另

一方面则是为综合性大学美术专业发展提供高水平服务。 如此,大学美术馆收藏、展示、教育的传统功能方可

在其创新性、复制性的知识生产过程中显示其文化自信,并因而克服所面临的诸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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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的创办,总是会受到创办者拥有资源丰富程度的限制,因而其自身品牌价值及类型特征的形

成,往往取决于其资源积累的速度和质量。 对于我国综合性大学美术馆来说,其限制性表现非常明显。
我国大学美术馆建设起步比西方国家晚,除了各专业美术院校陆续建起对公众开放的美术馆外,真正意

义上的综合性大学美术馆仍然处在方兴初起的阶段。 专业院校美术馆由于其服务对象、范围的专业性

特征,其定位通常比较明确,而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则因为是在当代艺术创作思想观念和表现形式多元

化、服务对象多元化以及自身领导多元化等诸多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这就决定了综合性大学美术馆与政

府、专业艺术院校与私人创办的美术馆在资源积累的速度和质量方面有所差异,使得一些颇有影响力的

大学,其美术馆存在着观众人数少、社会影响力较小的现象[1] 。 笔者以“综合性大学美术馆”为主题在

中国万方数据库进行精确检索,查得的论文共有 11 篇,其中期刊论文 10 篇,会议论文仅 1
 

篇。 在综合

性大学美术馆不断涌现的今天,对其本身发展的专业性研究甚少,这充分表明对综合性大学美术馆的研

究还有待深入。
文化自信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鲜明主题,大学作为我国教育、科研的主体机构,在树立

全民文化自信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 。 因此,如何针对我国综合性大学美术馆的具体情况,确定自

身定位,以使其更好地发挥大学促进国民“文化自信”的作用就成为策划管理者应优先考虑的问题。 本

文拟对综合性大学美术馆的作用与定位、发展瓶颈、发展对策等展开研究和论述,希望能为促进综合性

大学美术馆美育功能的提升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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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性大学美术馆的作用与定位

(一)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综合性大学美术馆

1986 年,文化部《美术馆工作暂行条例》对我国美术馆的概念和职能作出规定:“美术馆是造型艺术

的博物馆,是具有收藏、研究、陈列展览美术精品及相关资料,向公众进行审美教育,开展国际文化交流

等多项职能的国家美术事业机构。”文化部把美术馆定位在“造型艺术博物馆”,将美术馆作为博物馆下

面的一个类别来对待,是根据当时我国美术创作、研究、展示和收藏的经验,结合国际惯例做出的判断。
《条例》之所以认为美术馆要“与其他各类博物馆,美术家协会,美术创作、研究、出版机构、美术院校等

兄弟单位之间,在平等地位上,密切团结协作,共同发展我国的美术事业”,是将美术馆视为只有国家各

级政府才拥有的“美术事业机构” [3] 。 显然,这是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对公共文化机构的认识和判断,
不仅没有充分认识到美术馆的主办者可以有国家、机构和私人的区别,也没有预见到如今高校美术馆蓬

勃发展的新局面。
“知识”是一种认知模式或结构模式,是通过认知与认知模式的建构而进行知识对象社会化和能量

化的过程。 从而,与“知识”相对应的“知识生产”的概念同样不是单一的生产“新知识”,而是一个包括

原创性知识生产、复制性知识生产以及定制性知识生产在内的多元概念[4] 。 大学的知识生产,首先是以

原创性为第一动力的,其附属的美术馆,虽然兼具了博物馆复制性知识生产的特点,但在考古学及人文

学科方法论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使美术馆的知识生产兼具了原创性和复制性知识生产的要素。 无论大

学美术馆是更多地借鉴了传统博物馆的理念和运营模式,还是资源相对单一、附属于大学的二级学院并

服务学科发展,它所开展的科学研究,所提供的公共教育,都只能是在自身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展示

与传播手段来进行,甚至它所培养的艺术人才也都会带上该大学的某些烙印。
高校美术馆,是大学或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中以艺术作品为收藏、展览和研究对象的机构。 其历

史,最早可以上溯到 17 世纪。 由于启蒙运动的影响,欧洲高校与博物馆在呼应教育公平性趋向上保持

了一致,而具有公开性质的美术馆(Art
 

Museum)就属于博物馆中的一个分支。 英国牛津大学于 1683 年

建立了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这是世界第一所大学美术馆。 我国已建成的部分普通高

校美术馆,有一些是完全按照西方高校博物馆的定义和标准来开展工作的,它们保存和维护永久性收

藏,并通过展览和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来为公众提供服务,正是詹姆斯·库诺所谓的“Academic
 

Art
 

Mu-
seum”(指学院、大学或学会的美术馆) [5] ,如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北京师范大学文物博

物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西南大学博物馆等。 在此基础上,不同的美术馆具有不同

的功能定位,对其知识生产有不同的定位与思考。
在作为大学的二级机构的建馆模式之外,西方的高校美术馆的运营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即一些美术

馆归属于大学二级学院或系的院馆一体模式,如美国建于 1823 年的耶鲁大学美术馆(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应是其最早的大学美术馆,建馆之初就是作为建筑系学生的活动场所而存在,在此过程中,
美术馆承载着教学、创作、展示、传播、研究等一系列知识生产功能。 我国高校除一些专业艺术院校早已

附设美术馆外,在综合性大学二级学院建办美术馆的现象近年也日渐增多。 如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美术

馆(归属艺术与传媒学院)、四川大学美术馆(归属艺术学院)、西南大学美术馆(归属美术学院)、重庆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等,皆为此类。
依托综合性大学建立的美术馆,从一开始就因其藏品选择、展览陈设和教育对象等方面的差异,呈

现出较为明显的个体特征。 我国的现代大学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中国南北地域文化差异、对外开放和

交流程度、获得公共资源支持力度等多方面的不同,造成各大学建立的美术馆在藏品类别、陈设水准、公
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如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其收藏始于上世纪 20 年代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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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的工作,之后又先后汇集了北京大学博物馆和燕京大学史前博物馆的藏品,
以及北京大学从田野考古工作地获得的教学标本,国内各文物、考古机构和博物馆调拨、赠送的标本,还
有海内外文物收藏家的捐赠等,藏品达到数万件;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始于 1926 年创办的“考古陈列

室”,至 1948 年成立文物馆。 虽然 1952 年文物馆被裁撤,部分藏品外拨,但自清华大学合并原中央工艺

美术学院之后,后者自 1956 年起将其历年的收藏悉数归于清华,再加上校友和社会贤达的捐赠,构成了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一万三千余件藏品;四川大学博物馆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之一,它筹建于

1914 年,创建者为美国学者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1952 年以前为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几经

更名,现为四川大学博物馆,馆内藏品共计有 5 万余件[6] 。
虽然国内其他大学美术馆藏品很难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四川大学比肩,但也往往有其独特的地

方特色,如筹建中的上海大学博物馆,已收集上海本土文化发展相关的藏品数千件。 即便是一些地方大

学的资源相对匮乏,但也因其收藏、展览与自身艺术专业的发展密切关联而具有了特色鲜明的收藏。 上

述所提及的均是直接作为大学二级机构的博物馆,而作为综合性大学院馆一体模式下的美术馆,其藏品

数量和质量总体上还比较落后,而如何更好地针对综合院校美术学科定位,提升其美术知识生产的水平

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因此,基于自身拥有的资源来开展知识生产活动,是大学美术馆为保障其知识生产原创性和复制性

的基本方式,也是发挥该大学在文化自信方面的重要途径。 大学美术馆进行知识生产的特点,正是符合

了福柯关于“知识是在详述的话语实践中可以谈论的东西”,“也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可以

占一席之地” [7]的论断。 因此,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在其知识生产过程中,展示的是该大学的文化立场和

判断,从而从根本上使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区别于其它社会美术馆。
(二)美育———高校美术馆公共教育的核心问题

美育,即审美教育的简称[8] ,一般认为“美育”的概念是由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
在其美学著作《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其基本含义为感性教育。 在席勒看来,美育是解决由现代化进

程造成人性分裂问题的路径[9] ,通过美育,人的感性力量和理性力量得以实现和谐,美育与德育、智育、
体育一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9、20 世纪之交,美育理论被引入中国,并随蔡元培、王国维、鲁迅等人的

大力倡导一度引发了美育思潮,其中蔡元培对近代之后的美育教育影响可谓深远。 蔡氏的思想中关注

了艺术美、自然美和社会美对人的作用和影响,在美育实施上则提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

个方面。 在 1922 年发表的《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蔡元培将美育“从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

后”,其中一半的篇幅用以阐述社会美育的实现途径,足可见蔡氏对社会美育的重视,因为他认为:“学

生不是常在学校的,又有许多已离学校的人,不能不给他们一种美育的机会;所以又要有社会的美

育。” [10]在蔡元培看来,美育包括专门练习艺术技能的专业学校、大学开设的相关理论课程,还有公开的

美术馆和博物馆,以及临时的展览会、音乐会、歌舞剧等。 显然,美术馆和美术展览会在蔡氏预想的社会

美育专设机关中被置于最首要的位置。 究其原因,西学东渐的背景固不可忽视,但对美术馆及展会产生

社会教育效应的期望才是核心。
对于美术馆的美育作用,现代著名画家林风眠在 1932 年也做过强调。 时为杭州国立艺术院院长的

林风眠发表了文章《美术馆之功用》,重点阐述了美术馆、美术的社会教育功能。 他认为“各种教育的目

的都不过要把人们养成一种良善的品性”,“找一个不受经济限制、不受时间拘束、不必识字亦可以得到

知识、直接影响于良善的品性的教育方法,除却美术馆而外还有什么东西呢?” [11]显然,社会美育在林风

眠的艺术观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通过诸如建筑、美术馆、美术展览会等方式的积极作用,使广大社会民众

在艺术的陶冶中逐渐养成良善的品性,就成为公共艺术事业最为核心的美育观。
新中国成立后,以人格教育为根本目标的美育,受形势影响而先后经历了发展、挫折、复苏的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起,随着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美育内容重回国家教育方针,国家对美育的强调愈来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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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渐已成为国家意志的重大关切。 2004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召

开,在此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把文化发展的

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同时,还要“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

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2] 。 怎样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促进人全面发展呢? 会议也给出了指导,要通过“营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推动建立学

习型社会”,要“加强文化设施建设”。 显然,国家在支持美术馆发展的同时,也对美术馆的社会职能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回顾我国综合性大学美术馆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了大发展的契机。 国

家为美术馆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包括大学美术馆在内的各机构、私人美术馆建设的热潮迅速形成,美
术馆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教育职能进一步得到了加强[13] 。

但是美育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僵化结构,它必定会随着时代对美的认识和要求发生变化。 蔡元

培试图用“美育代宗教” [14] ,林风眠希望美育有助于人们养成“一种良善的品性”,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倡

的“素质教育”,新时期希望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来树立国民“文化自信”,正是美育在不同时期内

涵的具体表述。 由于各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处于该地域文化艺术的前沿地位,所以在确定自身公共教育

的职能时,还需要承担起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导师”责任,因而对当代“美育”概念

内涵和外延的认识定位,将直接影响该馆公共教育职能的实现。
(三)服务专业发展,推动综合性大学艺术创作与教学

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我国美术馆建设进入了“大跃进时代”。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正以平均每年

100 座的速度兴建新美术馆,仅在 2011 年,该数字就达到了惊人的 386 座。 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统计,截
止至 2012 年,中国大约有 3400 座美术馆[15] ,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在 2011 年发表的文章中认为,中国

在未来至少需要新建 43000 座美术馆,以追上国际普通水平[16] 。 这里讨论的美术馆,是否有将博物馆

与美术馆混为一谈,已不好分辨,但我国美术馆增长的速度之快已是不争的事实。 就已建成的一些美术

馆来看,硬件设施参差不齐,美术馆的硬件建设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藏品的数量与质量,举办高层

次展览和学术讲座的资源和能力。
虽然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大多数附属于进行艺术创作实践和专业教学的相应院系,其艺术活动是艺

术院系科研与教学的一部分,而其背后依托的学术资源、人才资源等,往往在该地域处于优势地位,并因

此成为该大学对外交流的窗口[17] 。 但如前所述,我国综合性大学美术馆,除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
川大学等少数有着丰富的展品资源外,各地方综合性大学,特别是馆院一体的美术馆只能依靠自身艺术

资源,与地方政府美术馆、私人美术馆分享一些具有地方艺术特色的藏品。 其藏品的系列完整性、对于

大学艺术研究的促进作用等都受到了较大的限制。 因而,在综合大学美术馆的功能发展方面尚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

二、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发展的局限

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硬件建设和管理研究人员方面的不足,对其自身知识生

产的专业性已存在较大的影响。 这里的综合性大学美术馆主要指院馆一体模式的美术馆。 其发展瓶颈

主要表现在重视程度不够、藏品质量有限、展品保存不力等方面。
(一)重视程度不够

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多数隶属于二级学院,二级学院全权负责美术馆的建设与管理,多数美术馆内部

构架不系统,美术馆的人员配备不足,而且少有专职管理人员,美术馆负责人一般是由二级学院的教师

兼职。 在这样的构建模式下,其展览效果可想而知。 严格而言,大学的美术馆应该细化成若干板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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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外联部、企划部、展览部、宣传部、典藏部、学术委员会等。 外联部主要向内外联系一系列的展览;企
划部负责画展的策划;展览部负责登记、收集、运输、布展及相关技术落实等;宣传部负责展览的宣传和

推广;典藏部负责作品收藏,分类,空间建设等;学术委员会主要对展览主题进行评估,作品评选工作等。
美术馆运行的经费来源,除部分由民间赞助外,多数由分管的二级学院统一调配,经费支持较为有限。
其实美术馆应该和学校的图书馆,体育馆一样,成为教学实践、对外交流、学术研讨的重要场所,但由于

重视不够,多数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并未设专项资金,展览、收藏的经费捉襟见肘。 有部分美术馆形同虚

设,展厅长期空置。 如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该馆建于 2009 年,场地由学院办公楼一楼过道改

造而成,面积约 400 平方米,展线 99 米,空间包括展厅、会议室、储藏室等。 该美术馆馆长由学院教师兼

职,工作人员都是学院的学生。 美术馆没有专项资金,展览运行经费需向二级学院申请、报批,也有部分

展览经费由企业、公司赞助。
(二)藏品质量有限

对于综合性大学美术馆来说,其藏品的数量、质量等因受条件所限,几乎局限在该校教师和学生优

秀作品的范围之内。 例如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
 

2019 年该馆共承担大小展览 13 个,包括学生

毕业展、教学汇报展、教师学生个展、学院师生双年展、全国美展师生选送作品展等,其展品范围基本上

局限在该校师生的美术实践领域。 显然,这样的展品资源远不足以策应贯彻学院“人文、学术、创意、阳
光、美丽”的办学理念,也未能充分体现其作为西南地区本科院校的应有地位。 以此观之,如果仅以自

身展品资源来开展美术馆的教学、科研活动,恐怕很难满足高校美术学科发展的长远要求。 针对自身资

源的局限,美术馆积极寻求突破地域限制,不断尝试引进外来资源,以弥补区位资源不足的问题。 该馆

在近年先后举办了“西方仿真名画展”“新疆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美术教师教学写生交流展”“俄罗

斯列宾美术学院精品素描展”“俄罗斯当代油画名家作品展”等。 虽然以展促藏、强化外部交流,但此类

展览还不够充分,校美术学院的教学与科研活动仍需借助重庆市美术馆、四川美术学院、西南大学等机

构和大学的系列美术展中获得补充。
(三)展品保存不力

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对馆藏作品的保存意义重大,这些优秀的作品是学校、学院师生们重要的文化财

富,是保障教学、科研主要资源。 以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为例,可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存储

空间狭小,空间没有恒温系统,无专业收藏架,画面容易受潮。 美术馆通过十来年的收藏,有几百件藏

品,主要由在校学生作品、毕业设计作品、校友捐赠作品、国外艺术交流作品构成。 但由于受收藏空间限

制,多数作品处于随意堆放的状态。 第二,没有专业的馆藏人员,未能对藏馆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专业

馆藏研究员对收藏作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每年迎接新生的“历届优秀素描习作展”其实是一个很好

的馆藏展览,对新生有很好的引导作用。 但由于专业研究员的缺失,很难对时期、内容、风格、表现形式

等用文字进行学术性的归纳。 展览也只是约定俗成的把画挂出来而已。 第三,藏品建档不完善,分类未

落实。 美术馆的藏品由于储藏硬件问题,迟迟没有分类,有时找藏品都是一个繁琐问题。 藏品信息不完

善,没有建立网络归档体系,还未能做到像图书馆一样,既可在网络上查阅和搜索藏品的信息,也能在美

术馆里借阅和现场临摹。 若能如此,则对教学和科研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提升。 以上的典型问题是综

合性大学美术馆普遍存在的不足乃至通病。

三、综合性大学美术馆的发展对策

(一)精确定位,凝练知识生产路径与方法

随着综合性大学美术馆藏品的丰富,美术馆要有专业的典藏系统、科学的典藏空间。 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美术馆可以利用电子信息技术进行馆藏作品的有效备案,让典藏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充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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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同时,应做好藏品的定期整理和修复工作。 广东美术馆典藏部主任江郁之在题为《美术馆藏品规

范管理与相应的制度》的课程中提出四点意见:第一,保护藏品,要从美术馆硬件建设中调整好功能布

局;第二,美术馆藏品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从编印“藏品图录”到逐步实现藏品信息中可公开部分的网

络化;第三,在藏品租借中对藏品完残状态叙述的科学性;第四,美术馆应设置藏品修复专业人员[18] 。
这些当然是对专业美术馆的典藏要求,但这也是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发展必须加强的领域。 这个过程是

一个知识生产的定位与思考过程。 西南大学美术馆的建设与藏品在西南地区综合性大学美术馆中名列

前茅,每年的专项资金在 40 万左右,包括展览、馆建、出版、收藏等。 美术馆有两个收藏室,共计 70 余平

方米,有除湿恒温系统、存画保险箱等。 共计收藏作品有中国画、油画、版画等 1600 多件。 既有名家作

品,也有教师和历届毕业生的优秀作品。 但即便是这一层次的美术馆,在典藏空间和典藏系统建设方面

仍存在许多不足,提档升级势在必行。
如今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在学校的教学、科研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应该成为学校构成中不

可或缺的部分,在未来,还要充分挖掘和建设典藏资源,来增加综合院校的学术厚度和交流宽度[19] 。
(二)延伸展示空间,提升展品质量,夯实典藏底蕴

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往往展示空间、典藏空间都很受局限。 如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美术馆,展厅面积

190 平米,展线 90 米。 近年来举办了一系列颇有学术文化品味的展览,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北师大

师生素描教学交流展、美国西南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师生作品展等。 为响应国家、北京市对文化建设的

要求,弘扬积极健康的文化方向,该馆还举办了一些国内外著名艺术家邀请展。 其中,与教育基金会联

合主办的“弘扬北京精神文化”展览得到了业内的高度重视和赞扬。 另外,还有每年的研究生及本科生

毕业展,关注打工子弟小学的“艺术星星展览”等。 艺术形态多样,展览形式丰富。 但就是这样高水平

的综合性大学美术馆也会遇到发展性问题,由于展览空间受限,很多大型的国际或国家级展览无法承

办。 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美术馆馆长甄巍介绍说:“为了延伸展览空间,2013 年由公共资源服务中心与艺

术与传媒学院京师美术馆合力打造的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美术馆梦画廊,正式开馆。 梦画廊,是北京

师范大学教学楼里展现艺术与创意的梦想空间。 这种方式很好地扩展了我们的展示空间,在教学楼里

也能更好的为广大师生的美育提升服务。”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分别位于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老校区和虎溪新校区。 新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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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平方米。 目前是西南地区面积最大的

专业美术馆。[20]自 2005 年始,该馆率先开展了“开放的六月———四川美术学院艺术游”活动。 “开放的

六月”已渐渐成为四川美术学院的一张品牌。 由于展览体量大,展览空间的延伸势在必行。 虎溪公社

艺术工作室,四川美术学院 CAEA 美术馆等都是其延伸的范围。 从 2018 年开始,“开放的六月”开启了

重庆艺术大市场。 2020 年,展览延伸至龙湖商圈和社区空间。 2022 年“重庆艺术大市场·开放的六

月———四川美术学院艺术游”
 

毕业生作品展以线上线下形式呈现。 美术馆线上开通了重庆艺术大市场

线上市场,线下建成了四川美院艺术服务中心、金山意库线下中心、红星美凯龙艺术家居中心和北仓艺

术空间。 并推出了更多满足公众需求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文化艺术普及活动,有效拓展了艺术院校服务

社会文化的空间。 2022 届毕业展涉及 4 个一级学科和
 

24 个本科专业的作品,线上、线下分别有 1364
人、1086 人的近万件作品参展,包括美术学类、设计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艺术学理论类、教育学类和

建筑类等毕业作品。 专业美术馆的这种空间延伸值得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学习借鉴。
美术馆是艺术传播的重要场所,延伸展览空间可更大程度地提升综合性大学师生的艺术修养,为校

园的美育建设发挥效力。 在专业教育方面,办好专业展览,引进高规格的展品,既可提高展览质量,也为

典藏优质作品作好充分准备。
(三)专项资金支持,强化人员结构,保障运作有序

首先,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发展起步较晚,对美术馆的定位还停留在办展层面,并且,多数美术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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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支持。 其次,美术馆应该细分各个部门,管理人员结构上应更加细化,馆内事务不是由学院领

导、美术馆馆长笼统一把抓,而是在美术馆负责人主导下,各个部门相互合作、配合完成,这样才能提高

策展效率和展览质量。 另外,培养和引进专业的美术馆人才,对美术馆的结构建设与健康运行都是良性

的促进。
这些方面应该向一些专业美术院校的美术馆学习,如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就是很好的案例。 四川

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何桂彦表示:“美术馆就细分了九个部门,工作人员有编制和招聘两种,人员结构

合理。 有国家和学校的专项资金作为支持,典藏部有收藏系统。”除专业院校外,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美

术馆的做法也值得参考。 京师美术馆下属传媒与实验教学中心,在 2010 年由艺术与传媒学院原“美术

展览厅”改建成立的视觉艺术实践实验、教学科研平台,它没有专项资金支持,而是根据展览活动性质,
由学院美育中心、本科教学实验中心、各系教学科研经费等来分别承担展览费用。

江汉大学美术馆馆长李瑞洪说:“大学美术馆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性大学应该对其加以重

视,真正把它纳入机构设置当中,有专职研究员和管理者,有专项经费作为运行保障,有规范的典藏系

统,定期出版学术期刊。 此外,也要有自己的编制,成立科研部门。” [21]他的观点指出了当前综合性大学

美术馆发展的基本方向。
(四)加强合作,发挥公共服务平台作用

博物馆、美术馆是历史与美学价值的维护与展示之所,也是提升公共教育,培养和激励艺术创造才

能的重要阵地。 美术馆、博物馆的对接合作是在信息技术日益成熟和普及的新形势下,利用信息技术平

台实现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整合,在资源、空间、人员合作等几个方面对文化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并
为艺术教育提供有力的支持。[22]

综合性大学美术馆要构架公共社会服务平台模式,优化服务流程,积极和校内外博物馆展开合作,
立足于公共教育服务,发挥综合性大学的特色优势。 大学内既有美术馆又有博物馆的综合性院校在艺

术资源的共享方面有其先天的优势。 其中四川大学、西南大学美术馆与校内博物馆都有显著的合作。
四川大学美术馆现由该校艺术学院直接管理,2005 年该馆建成于成都四川大学江安校区,馆内展览空

间约 900 平方米,储存空间 200 平方米。 该馆的工作重点是立足于支持青年艺术家的创作探索,日常展

览则更多地关注当代艺术和草根文化的发展,并广泛建立与国际艺术机构和艺术家的合作交流。 同时,
四川大学博物馆作为西南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博物馆,将“开放的资源” “开放的服务”和“开放的

心态”作为博物馆的发展宗旨,并为校园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服务。 在相关专业科研协同的基础

上,四川大学博物馆、美术馆在线上线下联手打造了美育特色基地与通识教育平台。 依托博物馆馆藏文

物和艺术学院强大的教学资源,逐步探索建设系列特色课程,让学生参与活动,如通过实物观摩、观赏临

摹、文创开发、展览设计等多种形式让博物馆成为通识课程、美育成果的展示与实践平台。 2019 年 5
月,由两馆共同主办的“试探———实验艺术介入博物馆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博物馆举行。 随后由两馆联

合举办的“重帘———古代绘画、刺绣互文展”暨“借镜观形———博物馆艺术项目邀请展”集中展出馆藏及

当代艺术家的创作成果,成为古代艺术与现当代艺术交融的一次有益尝试
 [19] 。 这样的展览实验性强,

充分发挥了两馆各自在传统收藏和当代语境研究中的优势。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西南大学博物馆,该馆始建于 1952 年,初为西南师范学院图博科文物陈列室,由

历史博物馆、美术馆、自然博物馆等组成。 馆内收藏颇丰,仅历史博物馆的藏品数量就达 9
 

000 余件。
博物馆还收藏有张大千、齐白石、吴冠中等名家的作品。

美术馆执行馆长谢光跃曾介绍:“西南大学美术馆现由两个展厅构成,一个位于美术学院,展厅面

积约 900 平方米,一个位于鉴知楼博物馆内,展厅面积约 2
 

000 平方米,博物馆展厅属于博物馆和美术

学院共同管理,主要负责历年的收藏展、学生毕业展、学术展览等作品。 学院展厅附属于美术学院,主要

展出师生个人作品和教学汇报展等内容。 当然,规模较大的展览也可由两展厅合作完成。”可见两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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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合作非常紧密。 在人员合作方面,博物馆馆员可以协助美术馆进行资源分编归类、数字技术处理,
而美术馆人员则可在策展、设计、课程资料等方面进行指导。[22]近年,西南大学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本科

生的毕业作品展“光彩碚生”就是由两馆合作呈现的一个典范。 2021 年两馆还合作推出“世纪弦歌,薪
火传承———庆祝西南大学办学 115 周年”校友捐赠作品展;纪念鲁迅先生诞辰 140 周年全国馆藏版画作

品展等。 两馆联手,无疑也提高了知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综合性大学美术馆与校外博物馆的合作能有效实现资源共享,共同促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知识生

产。 成立于 2013 年 4 月的重庆大圆祥博物馆是一座位于重庆市璧山区健龙镇龙江新石村的民间博物

馆。 其收藏品主要来源于巴渝境内汉代至民国的各类古建筑构件及其陈设、器具等。 2021 年 9 月,重
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迎新之门”落成暨“门·镜”迎新师生作品展在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 “迎新之

门”便是由大圆祥博物馆捐赠,美术馆内展出学院师生参加重庆市第八届美展的 30 余幅作品,这是两馆

展开合作的一个良好开端。 而大圆祥博物馆教学实习基地挂牌仪式的落成又为美术学院教学实践提供

了平台和空间。 并为今后在民间民俗艺术、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移民文化和工艺传播、博物馆展陈策划

与设计、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设计、特色数据库建设、民间美术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创新等多方面展开持

续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此可见,综合性大学美术馆通过建立两馆合作模式,形成较为稳定的教学、科研、展示平台。 两馆

或院馆间的协同创新、融合交流有利于资源整合。 综合性大学美术馆作为知识生产主体,可以学术讲座

和科研实践的形式将合作项目做实做深。

四、结　 语

中国正在为最终实现美术馆资源人均享有量达到国际水平的目标而不断奋进,这当中蕴含着综合

性大学美术馆不断发展的良好机遇。 但一方面资源积累的不足和地域的制约,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在飞

速发展中也存在着诸多局限,另一方面在公众关注度扩展和增长方面还存在现实困难,需要不断克服。
在国力不断提升、国民文化自信不断增长的背景下,综合性大学美术馆较之传统美术馆呈现出更为复杂

的特征,这种复杂性又统一于满足现代社会人的精神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要求。 为了克服

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典藏精品之不足,其附设美术馆首先应明确自身作为一个知识生产主体的定位,而大

学的知识生产,一方面是围绕着公共教育的核心———美育来展开,另一方面则是为综合性大学美术专业

发展提供高水平服务。 如此,大学美术馆收藏、展示、教育的传统功能,方可在其创新性、复制性的知识

生产过程中显示其文化自信,并由此克服综合性大学美术馆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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